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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又有新作了！继江花周刊开设《王蒙词
话》专栏广受关注后，即日起本刊推出蒙老先生的《海论聊斋》。

蒙老先生一上来便抛出直击心灵的发问：读《聊斋》，你得
到了什么？如入宝山空手回？人鬼狐仙逛一回？徒劳无功不
靠谱，人云亦云且跟随？——这极具个性、直截了当的发问，
正是典型的王蒙风格。谈及当下为何要论《聊斋》，蒙老说他
的初衷不是做学术研究，而是想让经典“鲜活”地融入当下生
活，把300年前的传奇故事，跟今天的职场、情场、生活困境连
起来。“我不是要教大家怎么读《聊斋》，而是想让大家通过《聊
斋》读自己。”

在《海论聊斋》专栏的首篇文章《棋鬼》里，书生因下棋成
癖，败光家产、气死父亲，甚至死后仍因下棋耽误转生，最终沦
为“永世不得超生”的棋鬼。蒲松龄借这一形象，深刻批判了
过度沉迷于某一事物而丧失理智的行为。而这种执念，在当
代社会依旧屡见不鲜。无论是沉迷于虚拟世界的网瘾少年、
因赌博倾家荡产的赌徒，还是因工作狂热忽视家庭的中年人，
都是“棋鬼”的现代变体。

所以，蒙老恳切地向读者呼吁：“请接受《聊斋》对于我们的精
神能力的启发和挑战，点燃我们的智慧与心灵的火炬！”与此同时，
蒙老在文末给读者布置了“作业”，期待朋友们的参与！ （周璐）

通过《聊斋》读自己

一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故宫博物院自
1925 年成立至今，总共经历了七位院长，分别是易培基
（1928—1933 年任院长）、马衡（1933—1934 年任代理院
长，1934—1952 年任院长）、吴仲超（1954—1984 年任院
长）、张忠培（1987—1991年任院长）、郑欣淼（2002—2012
年任院长）、单霁翔（2012—2019 年任院长）、王旭东
（2019—今任院长）。我有幸在后三位院长的麾下工作。

郑欣淼院长温文尔雅，为人宽厚，是标准的读书人的
形象。有一次于丹教授来我的办公室喝茶聊天，于丹教授
说郑院长是仁厚长者，我深感她这个概括十分精准。但郑
院长不是一个一般的知识分子，他是有大气象的，只不过
这种气象不体现为外表的气势逼人，而是体现为宏阔的眼
光和行动的魄力。

郑院长2002年9月到任故宫博物院，当时的正式职务
是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一年11
月，郑院长就率团去了台湾（随行者有李文儒副院长）。这
是1949年以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第一次到访台湾，堪
称“破冰之旅”。“北京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相见，象征
着两岸文化交流史上历史性的一刻。”郑院长率团访台的
意义不只是象征性的，而是开启了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
2008年，马英九先生当选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2009年2
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女士抵达北京，郑院
长与她进行正式会谈，在第二天的正式会谈中达成八项共
识，分别是：落实双方合作机制、使用文物影像互惠机制、
建立展览交流机制、建立两院人员互访机制、出版品互赠
机制、信息与教育推广交流机制、学术研讨会交流机制和
文化创意产品交流机制。

也是这一年，3月1日，郑院长一行十人前往台北故宫
博物院访问，第二天达成了“两岸故宫落实合作交流方
案”。这一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雍正大展”，北京故宫
借给他们37件文物。201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山水
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和“康熙大帝与太阳
王路易十四——中法艺术与文化交流特展”，北京故宫又
分别借给他们4件和14件文物。我记得有人说，北京故宫
的文物去（台湾），而台湾的文物来不了，我们不是吃亏了
吗？郑院长说，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产，不存在
吃亏不吃亏的问题。他坚信有朝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文物也能到北京故宫展出。郑院长的眼界与胸襟，让我想
起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诗：“风物长宜放眼量”。

2012年11 月，深圳举办第十三届读书月，时任深圳
《晶报》社长的胡洪侠兄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请郑欣
淼院长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刚退休的周功鑫院长来深圳，
进行一次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对话，由我来主持，我
说这个创意好，就请示郑院长，郑院长很愉快地接受了
邀请。于是我和郑院长的秘书陈秋速陪同郑院长飞去了
深圳，于11月27日在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以“一个故
宫，两段历史”为题，对故宫的命运和两岸家国史展开精
彩对话。胡洪侠对我说，你了解两岸故宫，对话的主持
人非你莫属，只是后来郑培凯教授找到胡洪侠，自告奋
勇担任对话主持人。我知道郑培凯教授为山东人，时任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一个人跨了陆、港、台
两岸三地，认为他是十分合适的人选。这次对话，成为
那届深圳读书月最大的亮点，在两岸故宫的院史上也是
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天晚上，我又约请郑欣淼院长前往深圳大学做了
一场演讲，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先生主持演讲。我在介
绍郑院长时，特别提到2009年郑院长和周院长代表两岸
故宫达成的八项共识，我还说，郑欣淼院长的“淼”字里包
含三个“水”，周功鑫院长的“鑫”字包含三个“金”，两岸故
宫原本是一家，彼此间的互动，一定会结出硕果。

二

郑院长在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还干了一件了不起
的大事，就是对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进行清理、点查，我们俗
称“摸家底”。世人都知道故宫博物院家底雄厚，但是到底
有多少家底，谁也说不清楚。或许因为收藏太过宏富，所
以故宫的收藏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历史上的故宫也曾“模糊”过，因此在故宫博物院的历
史上，曾经有过五次全面的文物点查：

第一次点查起自1924年10月24日，那一天，末代皇
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随即开始了文
物清点，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25年10月
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继续进行文物点查，至1930年
3月基本结束，公开刊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统计出的
文物总量为117万余件。

第二次点查是故宫文物南迁期间，自1933年开始在
上海进行了逐件点收，油印了《存沪文物点收清册》作为南
迁文物的原始清册。北平本院也从1934年到1943年对文
物进行点查，并对以前未经点收的各宫殿庭院陈设品进行
编号登记，1945年刊印《留院文物点收清册》，总数为118.9
万件。

第三次点查始于1954 年，参照1925 年《故宫物品点
查报告》和1945年《留院文物点收清册》，逐宫进行清点、
鉴别、分类、挪移、抄制账卡。这次点查，制定了文物分
类标准，将文物划分为三级，还从“废料”“次品”中清理
出一级文物 500 余件，其中包括商代三羊尊、宋徽宗《听
琴图》等极为珍贵的文物，并编制了《院藏一级品简
目》。郑院长说：“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以及藏
品中玉石不分、真赝杂处的状况，有人担心 50 年也干不
完”，但这项繁复的工作还是在1965年完成了，前后只花
了11年的时间。

第四次点查是在1978年至80年代末，主要原因是“文
革”期间，文物保管工作停顿，长期无人管理，“文革”结束
后，就针对实物、账卡、单据上的混乱情况进行核对清理，
重新制定了《库藏文物进一步整理七年规划》和《修缮库房
的五年规划》。整个清点过程也用了十年时间。

郑院长到故宫后，领导了故宫历史上的第五次文物
清点。此时故宫的地下库房已经建好，百分之六十的文
物搬到地下库房“定居”，无须像以前那样搬来搬去，这
样不仅给后来的大规模古建修缮提供了便利，也给文物
清点创造了条件。这次清点工作从 2004 年一直进行到
2010年，共清点出文物总数为150万件以上。其中艰辛，
一言难尽。在 2010 年的全院表彰大会上，有人百感交
集，潸然落泪。

郑院长还做了许多大事，比如：启动故宫百年大修；提
出“故宫学”学科概念，把故宫宫殿、故宫文物、故宫博物院
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当然郑院长倡导的“故宫学”是开

放的，用他的话讲，叫“博物馆科研的开放和社会化”，也就是
说，他的学术眼光是开放的，故宫博物院不再是封闭的紫禁
城，故宫学也不是一门故步自封的学科，2007年11月10日郑
院长提议召开了“紫禁城论坛”，邀请李学勤、刘梦溪、阎崇
年、冯骥才、铁凝、熊召政、于丹等名家出席，2010年还主办了
名为“太和邀月”的笔会，邀请了莫言、雷达、李敬泽、阎晶明
等作家和评论家，那时我还没有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也有
幸忝列其中。

郑院长还注重利用媒体资源传播故宫文化，比如以故宫
为主题拍摄纪录片，就是在郑院长手上开启的，他在任期间
拍摄的大型纪录片《故宫》《故宫100》，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故宫也因此而“出圈”。故宫博物院的出版面貌也在此时发
生巨变，《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故宫经典》《故宫日历》这些
广受读者欢迎的画册、书籍、日历，都是郑院长在任期间推出
的。当然，以上这些，相对于郑院长在故宫的十年耕耘而言，
也只是挂一漏万。

2012年1月，郑院长就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了。从
2002年主政故宫到2012年从故宫离任，刚好过去了十年。郑
院长离任之后专心于学术研究，很少露面，对他个人的“功
绩”更是绝口不谈。他不仅是“故宫学”的发起者，也是躬身
实践者，先后出版了《故宫学概论》《故宫与故宫学初集》《故
宫与故宫学二集》《故宫与故宫学三集》《紫禁城——15世纪
以来的中国史》《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概述》等
沉甸甸的专著，为故宫学的发展筚路蓝缕、开疆拓土。按说
故宫学研究，我们这些“后生”应该奋发努力，但说起来惭
愧，进入故宫这么多年，我没有为故宫学研究做出过什么贡
献，郑院长却像一位孤勇者，孤身前行，我们想追都追不上，
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郑院长却一如既往地低调，他在
2022年出版了《太和充满——郑欣淼说故宫》一书，赏“故宫
物”，讲“故宫事”，忆“故宫人”，对故宫博物院文化价值进行
系统梳理，对于故宫博物院的七位院长——易培基、马衡、
吴仲超、张忠培、郑欣淼、单霁翔、王旭东，他写了六位，唯独

“省略”了他自己。

三

我进入故宫以前就写过一些关于故宫的作品，也有幸与
郑院长有了交谊。2002年写的《旧宫殿》，2005年在春风文
艺出版社出版时，是郑院长为我写的序言。2011年，我出版
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血朝廷》，也是请郑院长写的推荐
语。2011年9月我进入故宫工作，在上述这样一个“宏大叙
事”下开始了自己微薄的研究和写作历程，与郑院长相比微
不足道，与其他故宫专家相比也是不值一提。然而对于我工
作和写作的点点滴滴，郑院长始终都在关心和鼓励。

郑院长是故宫文物南迁研究的先行者，是2010年“温故
知新”——两岸故宫人重走南迁路的发起人，也是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首席专家，我
在写作《故宫文物南迁》期间，不时向郑院长讨教。2023年2
月4日，郑院长给我发来微信：“大作中石门市人多奇云致函
故宫事，石门不是湖南的，是今天河北石家庄市。”帮我避免
了一处硬伤，因为我把石门市错当了石门县，石门县是湖南
省常德市下辖县，石门市则是指石家庄市，实在是谬以千里
了。4月2日，关于徐森玉先生是否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一事，郑院长又给我发来微信：“我看有几本书称徐森玉为副
院长，这是错的。他是从1934年起，为马衡院长任上的古物
馆馆长。此时规定不设副院长。大著我未及细看，此随想供
参考。”又补充道：“徐森玉也不是理事会理事。”以免我在书
中出错。

《故宫文物南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我寄赠给郑
院长，郑院长在给我的微信中说：“大著很有特色，相信会受
到欢迎的！我作为南迁课题负责人，觉得有责任写出这本

书，也准备了多年。关于南迁材料，主要是理事会记录，这
些记录，南京二史馆曾公布了不到一半，《马衡年谱长编》
的遗憾，就缺少这些未公布的材料。我与马思猛谈过此
事，希望增补上，他表示精力、时间不允许了。”

原来郑院长也在写一部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专著，叫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把故宫文物南迁这一重
大史实，放置到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层面上进行论述，在
绪言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记忆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
河中形成的集体记忆系统，既是对过往重大事件的记录与
诠释，也是构建身份认同、指引未来发展的重要精神资
源。”“对于以典守中华国宝、守护中华文化根脉为职志的
故宫博物院来说，在百年的历史风云中积淀了具有恒久意
义的文化与精神力量，故宫文物南迁就是其中永远值得追
忆、回味的一页。”

20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这部厚达
646页的皇皇巨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吉林人
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我有幸与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
生、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先生、《人民文学》杂志
社副主编邓凯先生等专家学者，还有中国出版协会理事
长邬书林先生，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黄志坚
先生，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
曙光先生，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迪先生，以及两家
出版社负责人宋志军先生、常宏先生等一起参加了新书
研讨会。我在发言时谈到了这部厚重之作不仅具有宏阔
的历史眼光，而且落实于具体而微的细节中，比如故宫
文物返京时，马衡院长主张文物要经由天安门、端门、午
门进入故宫，想必是凸显文物返京的政治意涵，因为故
宫文物南迁本身就是一场国家行动，更何况当年南迁，
文物就是从午门运出的，只有从午门返回，才能形成一
个完美的闭环，表明这场国家行动的圆满完成。但“孟
宪臣经过实地勘察，认为天安门内的路极不平，不如入
东华门，马衡也未坚持。”孟宪臣的实地勘察、马院长纳
谏如流，无不表现出故宫人对于文物的珍爱、对使命的
忠诚。这条记录来自《马衡日记》，我读过《马衡日记》，
却没有注意这一史料，相比之下，郑院长的历史叙事无
疑更加周详圆满、滴水不漏。

2023 年底我完成了以故宫文物南迁为主题的三卷
本长篇小说《国宝》的前两部，将试读本寄给郑院长，请
他过目，他发来微信说：“收到大著的第一、二部，气象宏
大，应有第三部，顺祝新年快乐！”他还给我发微信说：

“现在是祝勇创作的丰收期，望继续努力，多出成果！”
2024 年新年伊始，《祝勇著述集》五卷由辽海出版社印
行，其中两卷答问录《文学的故宫》和《洞见故宫之美》都
是用郑院长的摄影作插图。以郑院长的精美摄影作品给
我的小书做插图，实在是明珠暗投，但郑院长并不嫌弃，
表示十分高兴。

郑院长每有新书，都会签书相赠，叫秘书送到我办公
室，或托他的学生徐婉玲转交。2023年，21卷本《郑欣淼
文集》出版，郑院长也送我一套，整整两大箱，令我十分
感动。这些著作，是故宫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我的写
作，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2023年12月27日，我去上海
参加故宫博物院和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主办、上海
市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宝的长征——故宫文物南
迁纪念展》开幕式和座谈会，在欢迎晚宴上见到久违的
郑院长，看他依旧神采奕奕，心中十分高兴。我向他祝
贺《郑欣淼文集》的出版，因为与故宫出版社出版的《郑
欣淼故宫系列》比起来，《文集》增加了郑院长鲁迅研究
以及其他文化研究的专著，能够更全面地反映郑院长的
学术生涯。那天郑院长拉着我的手说：“要向你学习。”
郑院长桑榆之年，依旧探幽索隐、笔耕不辍，我该向他学
习才对。

四

转眼之间，郑院长离任已十年有余。这十余年，他过
得十分忙碌，十分充实，一点不像某些官员，在任上威风八
面，一离任就倍感失落，因为他并不只是行政上的“领导”，
更是一位学者、一位学术上的引领者。在我心里，“领导”
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真正的“领导”，不是体现
为外在的官威，而是体现为他在工作上、学术上、思想上，
甚至人格上的引领。郑院长正是这样一位引领者，我能在
郑院长的关怀下成长，何其有幸。

无论在任，还是卸任，郑院长的心里都装着故宫，就像
他在七十五岁生日时所填的一首《清平乐》中所写的：

重阳高兴，寒露风头劲。今岁生辰何有幸，我与故宫
同庆。

团城金菊生香，景山银杏才黄。莫谓崦嵫路上，笑看
满眼秋光。

郑院长的生日是旧历九月十五，壬寅年九月十五是公
历10月10日，刚好是故宫博物院九十七华诞，因此郑院长
词中曰：“今岁生辰何有幸，我与故宫同庆”。

郑院长擅长写旧体诗词，单霁翔院长曾经开玩笑说，
紫禁城里有两个人写诗最多，一个是乾隆，另一个就是郑
院长。郑院长出诗集，也总会想着赠我一本。偶有新作，
也会通过手机微信发我。郑院长写的是格律诗，乐趣在彼
此唱和，唐代诗人之间的唱和诗很多，白居易与元稹多为
依韵唱和，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的唱和诗则多为另自用
韵。北宋元祐年间张耒、晁补之、李公麟等唱和于馆阁中
（后结集为《同文馆唱和诗》），王安石一首《明妃曲》，得到
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多人唱和，也都成为
令人羡慕的文坛风景。无奈我对格律诗一窍不通，也就无
缘与郑院长唱和，只能作郑院长诗词的读者，却乐于体会
郑院长诗词中的妙意。

2022年1月13日，郑院长在微信里发来一首新写的七
言古诗《海山十年歌》，最后四句是：

湖光山色两缱绻，小院匆匆人聚散。
初识还是厨师陈，肴馔爱其面一碗。
他退休后在故宫研究院的工作地点是御史衙门，地处

北海与景山之间，所以他说“湖光山色两缱绻”，他的胸襟，
其实是像那湖光、那山色一样俊朗而开阔的。“小院匆匆人
聚散”当然是描述时光流转，人事匆匆。“初识还是厨师陈，
肴馔爱其面一碗”，结尾的句子出人意料又不失幽默，郑院
长是陕西人，爱吃面，其实是讲变动中不变的部分，郑院长
率真通透，也窥见一斑。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国
宝》《血朝廷》，艺术史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
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
部著作。十三卷本“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一次聚会，一群作家谈起如何要记住老一辈作家，要敬老尊
老，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作品要记住，那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
们继承和学习的。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今天就写一下重庆老作
家梁上泉的故事。

知道梁上泉老师的诗名很早，但真正见到梁上泉本人，还是
20多年前的夏天在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

梁上泉方脸大眼，前额半秃，身子壮实，全然看不出是七十
多岁的人。我写诗也有些年头了，和梁上泉老师见面就有一种
亲近感。他说他家里还保存着我给他写的信。20世纪70年代
我在《长江文艺》当诗歌编辑时，与许多诗人有过书信往来，我可
能给他写过约稿信。知道梁上泉除了写诗外还写歌词，缘于在
这次北戴河休假中发生的一个故事。

当年7月27日上午，我们全体休假人员到联峰山公园游览。
天下点小雨，我们买了门票后，分散开登山。梁上泉的夫人浦心玉
老师也是六十多岁的人，老两口带着九岁的孙子浦磊走在一起。

联峰山公园占地1636亩，面积109万平方米，园内有三座
松林覆盖的山峰，有的山路陡峭窄小，巉岩迭出，林木蓊郁，其
实是一处森林公园。正值盛夏，全国各地来北戴河避暑的人
很多，公园内游人如织。我和妻子随着游人玩了一些景点，便
下山返回。经过一岗哨时，见到梁上泉的夫人浦心玉眼泪汪
汪站在旁边。我们吃了一惊，忙上前问候。浦老师说：浦磊丢
了！梁上泉急得要命，正漫山遍野地寻找。又说，已请求解放
军帮忙寻找。我们忙安慰浦老师说，您老别急，解放军一定会
找到浦磊的。这时我们才明白刚才在山上碰到一队队的战士
跑步巡山，肯定是寻找浦磊的。侧门岗哨站岗的两位战士的报
话机响了，报话机里说：注意，请仔细寻找，有目标立即报告。丢
失的小男孩是老作家梁上泉的孙子，就是写《小白杨》的那个作
家，我们更应该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

在我们的焦急等待中，终于传来消息：孩子找到了。当十多
个解放军战士呵护着小浦磊出现在山道时，大家都欢呼起来了。

《小白杨》这首歌广为传唱，我自然也很熟悉。不过，我之前
从没留意到，这优美的歌词竟是出自梁上泉先生之手。直到这次
在联峰山的亲身经历，我不仅亲眼见证了解放军战士助人解困的
场景，也由此得知了梁上泉老师就是那位歌词作者。梁上泉闻言
笑道：“我本来就是搞歌剧创作的，写的歌词少说也有上千首了。”

一个安静的晚上，在创作之家一楼前厅，梁上泉用他四川话味
较浓的普通话和我们聊起他的艺术观点和《小白杨》的创作经过。

梁上泉1931年6月出生于四川达县。1950年高中毕业的他，
背着家人参加了解放军，在川北军区文工团当创作组长。1982
年，他调到重庆市文联当专业作家。在部队干了八年，梁上泉对
军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一有机会，他就往部队跑。梁上泉有
个习惯，他多年写作，深入生活，总是选择步行或是走得慢的交通
工具。他引用纪伯伦的话说，乌龟比兔子更多地领略路边的风
景。坐飞机只能看到蓝天和白云，徒步能知沿途的民情风俗。到
新疆坐火车要走近一星期，这一星期能了解多少生活啊！有次梁
上泉到西藏深入生活，徒步在原野上行走。这时有辆吉普车开
过，车上人看梁上泉背着背包走得辛苦，就要带着梁上泉一起走，
梁上泉谢绝了，他说他要看原野上的风景，了解沿途的风俗。

1982年8月1日建军节，乌鲁木齐军区大阅兵，梁上泉也赶去
了。新疆的白杨树很多，梁上泉看到公路边的一排排参天白杨，
翠绿威风美丽，站得笔直，给人一种壮美的感觉。当看到阅兵场
上战士的队伍，一个方阵又一个方阵，一条直线又一条直线，绿军
装，严整的队形，梁上泉的感觉就上来了，这不是一排排的白杨树
吗？白杨、军人，在随后的东疆南疆北疆的旅行中，在喀什、伊犁、
吐鲁番、塔里木等地，这两个形象一直在梁上泉的脑子里闪动。

他要为解放军写一首歌词，这歌一定要写好。
梁上泉离开新疆时，歌词没有写出来，但那种情感在他胸中

储藏着，滚动着，他在寻找一个突破口，或者一星点燃激情的星火。
1983年7月，梁上泉到呼伦贝尔采风。在中苏边境，梁上泉

看到了一个场景，心里一动。只见一名战士捧着军用水壶走近
哨所旁的一棵小树，用水壶里的水给小树浇洒。梁上泉知道哨
所岗楼水很珍贵，走近去问战士，你浇的是什么树呀？战士说，
小白杨。战士还说，这小树苗是他从家乡带来的。

突破口有了，一簇灵感的火星点燃了梁上泉胸中的激情，在
新疆积累的生活立即出现在他的眼前。梁上泉急急回到房间，
20分钟后，歌词《小白杨》写出来了。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
／微风吹得绿叶沙沙响／太阳照得树叶闪银光／来……来……
／小白杨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当年离家
乡／告别杨树庄／妈妈送树苗／轻轻对我讲／带着它亲人嘱托
记心上／栽下它就当故乡在身旁／来……来／小白杨小白杨／
也穿绿军装／同我一起守边疆。”

《小白杨》歌词发表后，士心谱了曲，阎维文一唱，立即传遍
军内外，流行很广。1987年建军六十周年时，总政治部给全军
发文件：全军必唱八支歌，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
行曲》等老歌外，《小白杨》是必唱的八支歌之一。《小白杨》和梁
上泉的另两首歌《茶山新歌》《我的祖国妈妈》还被选入了我国高
等师范院校的音乐教材。

梁上泉有位舅兄，在武汉的湖北美术学院当教授。有一回，
梁上泉赴北京参加完全国人大代表会议，返程时特地绕道武汉，
前去探望。他登上火车，刚在包厢里安顿好行李坐下，便见一位
军人走了进来。梁上泉抬眼一看，对方是位将军。将军很随和，
主动与他攀谈起来。闲聊中得知梁上泉是作家诗人，将军“哦”了
一声，又问起他的作品。梁上泉便提了几部，例如《神奇的绿宝
石》《大巴山游击队》等。将军仍是客气地点了点头，并未多言。

这时，车厢的广播喇叭正在放音乐，一首歌放完后，播音员
说：下面请欣赏《小白杨》。梁上泉听了，随口对将军说，这支
歌是我写的。

将军正在解开军装的扣子，准备将上衣脱下。当听到梁上
泉的话，怔了怔，立即把解开的扣子一一系好，随后，他转身取下
刚挂好的军帽，端端正正戴回头上，在狭小的包厢里“啪”的一声
并拢双脚，身姿笔挺如松，向梁上泉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将军
紧紧握住梁上泉的手说：“谢谢您为我们军人写了一首好歌。”

这位军人是驻湖北某地的一位军长，临分别时，一再欢迎梁
上泉到他们部队去做客。

梁老师的故事让我们无比感佩。是的，诗人梁上泉，写了那
么多的诗，写了那么多的歌词，还有电视剧，人们应该记住他。
而他的一支《小白杨》，像一缕春风，将永远在人们心头吹拂，给
人们带来理想，带来温馨，带来深情，带来美的享受。

《小白杨》歌词发表时，梁上泉只得了50元的稿费。《小白
杨》被制成磁带，制成VCD碟子，把正版与盗版都算上，那个数
目就无法统计了。

梁上泉老师无暇计较这些，他今年九十四岁了，他像小白杨
一样，人生的绿叶闪着银光。

刘益善：诗人、作家，曾任《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

梁上泉和《小白杨》
□刘益善

我与故宫同庆
——记郑欣淼先生

□祝勇

郑欣淼先生近照。 逄小威 摄


